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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 海

古诗词角

氵惠

一剪梅·老农喜咏
□ 杨庆祖

云淡天高白露秋，谷浪流金，喜庆丰收。
飘香硕果挂枝稠，喜在心间，笑在眉头。

酌酒品茶粮满楼，衣食无忧，景醉双眸。
中枢善政乐农家，锦绣前程，情暖悠悠。

山也明，水也明。水秀山青似翠屏，风轻
月浣亭。

石满城，花满城。石美花香天下名，难别
洱海情。

长相思·大理行
□ 郑宏鑫

2016年11月21日下午3点40分，大理市
奥林匹克中心广场，我坐在大理州建州60周
年庆祝大会舞台一侧的台阶上。有风从南面
吹过来，高高的国旗杆上传来猎猎的国旗飘
动的声音。东面远处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
大理冬日的天空，蓝得让人心悸。近处的海
面上，白帆点点，我甚至可以隐约听到渔人的
交谈声。一派宁静中的安详。

我心中突然涌起了一句话“一切还没开
始，一切已经结束。”是啊，此时此刻，当完成
了所有的准备之后，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静
等明天早晨的开场。

当天晚上，经过一年精改和提升之后的白
剧《榆城圣母》作为州庆迎宾晚会在蝴蝶之梦剧
场上演。“啊……啊啊……啊啊啊……啊……”
无字佛歌、女尼、烟雾、变幻的灯光开始把
爆满的全场观众引入到妙香佛国意境之中
时，我们筹备了一年多的州庆各项文艺活动
开始了。演出结束，掌声雷动，我被介绍给
一位外国友人时，他竟然给了我一个大大
的拥抱——“Wonderful！”观看了现场演出
的省文联领导给我发了个短信“今晚的演出
很成功！可作适当修改后去争夺文华奖。
祝贺！”

第二天，60 年州庆的正日子。太阳很
好，天很透很蓝，没有一丝风。当州委书记杨宁
宣布庆祝大会文艺表演开始时，在激越高亢
的白族唢呐声中，我们辛苦了40多天的1000
多名演员，开始上演“大戏”，用他们积攒了很
久很久的热情尽情地表达着自治州儿女对故
乡的热爱、对苍山洱海的祝福。“龙腾大理”、

“绿色大理”、“幸福大理”、“乡愁大理”、“和谐
大理”、“扬帆大理”，每一个章节，都以文艺的
形式，以大理文化的样式，以民族民间的姿
势，表现大理的美好，表达人民的喜悦，表述
我们的意气风发，向前向前向前！演出进行
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州领导给我发了条短信

“今天非常好！太棒了！很有感染力！谢谢
导 演 ！ 谢 谢 所 有 演 职 人 员 ！ 辛 苦 ！ 值
得！……”省文化厅出席庆祝大会的领导给
我发了信息“非常精彩，我看过的最好的庆贺
演出。祝贺！”与此同时，从总编导到各位执

排编导，开始不断接到电话、短信、微信，都是
同行或者关心关注的人从现场或者电视机前
发来的祝贺祝福。

演出结束，嘉宾退场，我们的演职人员却
久久不愿离去，大家纷纷走到舞台上，在大理
冬日煦暖的阳光下留下自己灿烂的笑容！我
大着胆子，同州委书记及市委书记合了个
影。然后，我和所有编导一起合影，和晒糊了
脸的白剧团团长在白族照壁前合了影。喜
悦，涨满了我们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胸怀。

接下来的日子。好戏一台台上演。
11月22日晚，新建成的大理州群众艺术

馆，在那个全新的州市级最好的剧场里，《乡
愁大理——大理州民族民间歌舞精品晚会》
上演。全场观众爆满，掌声不断。驻京办的
负责人听说我们进行了电视现场直播，一再
要求我一定要把节目光盘给她，说要在办事
处不停播放，让北京人看看大理最精彩的民
族民间艺术。

大理州博物馆，在参观完新落成的通史
馆《回眸大理——大理通史展》后，中央祝贺
团和省祝贺团的领导，甚至是我们大理州的
领导，都向我们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愿望——
希望再次进到这个馆里，花一天至少是半天
的时间，把这个通史展认真详细地再看一遍，
更深更细地体会南诏大理国悠久灿烂的历史
文化，感受文献名邦的无穷魅力。

喜讯不断传来。11月 11日正式对外开
放的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那个下
关唯一保存下来的典型的白族四合院，十多
天的时间，迎来了近 2000名观众，许多大理
人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乡愁，流连于年轻时
见过的白剧脸谱前，感叹于孩提时玩过的民
间手工玩具旁。州图书馆少儿馆的工作人员
告诉我，这个开创了云南公共图书馆前例的
专为少儿设计建设的馆，成了节假日里儿童
和家长共同学习、游戏的首选，甚至已经成了
城里幼儿园举办课外活动的最佳场所，一些
专业从事少儿阅读研究的专家和机构，都要
求把这作为实验和实践的基地……

建州 60年大庆，自治州各族人民放假 3
天，我们以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和活跃了老

百姓的假日，我们更是以“四大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延续了大家的快乐，延长了大理人的文
化假期。一位亲历了建州 30 周年“三馆一
场”建设和庆祝大会的老先生，在12月初的时
候遇见我，拉着我在街头顶着下关风聊了半天，
表达了他的喜悦和欣慰，我们一起为大理越来
越好的文化发展环境及态势感叹不已。

2016 年就要过去了。这是一个神奇的
年份，一个难忘的年份。在这一年，伴随着霸
王洗发露也不能阻止的白头发的不断冒顶，
我不仅做了很多事，完成了许多心愿，甚至还
实现了一些原来不敢奢望的梦想。

年初，我们顺利完成了国际茶花大会的
各项文化活动及文艺演出工作，让到大理工
作后几乎没有在正式场合看到我们演出的领
导给我们竖了大拇指。春节前，州文化局集
体从龙山行政办公区搬迁到州体育局办公楼
上班，完成了文化体育合并后形式上的统
一。春天，一年一度三月街，我们以圆满的开
街仪式演出、街场文艺活动、赛马场体育活动
的完成体现了文化体育合并半年之后从外到内
的深度融合。夏天，我们完成了一系列国家
级、省级体育比赛的承办工作，实现文化体育
工作的双丰收和共进步。秋天，我们全力投
入到建州 60周年系列文化活动的实质性操
作工作中，全面实施州庆“四大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倒计时制度。冬天，我们把一代文化人
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建成了非遗博物馆、群众
艺术馆、少儿（数字）图书馆和州博物馆通史
馆。州庆系列文化活动，我们实现了自己的
承诺——不会给大理人民丢脸，一定会像建
州50周年时一样的喜庆、隆重和出彩。

这一年就要过去了，认真想起来，其实，
除了工作，我还有收获很多。

我们大学同班同学成立的公益基金组织
“益善基金”，通过借助阿里巴巴支付宝公益平
台和腾讯公益平台筹集资金，在完成了“益善
乡村儿童共同悦读计划”洱源全县所有小学
图书室建设后，拓展到宾川全县小学的全覆
盖。在得到中国新歌声500万元的捐款后，明
年春天，我们可以实现永平和漾濞2县小学的
全覆盖。今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的这个项

目被《新周刊》“年度新锐榜”评选为唯一一个年
度公益奖。我们资助的下关一中和洱源一中
的第一批高中生，顺利考上了不同的大学……

我的故乡凤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凤翔
书院的那棵古银杏树，在年终岁末，奉献出了
整个洱源最美的色彩，在蓝天的映衬下，那一
树灿烂的金黄，温暖了每一个凤羽人的冬
天。2年前，我大学舍友、现在的阿里巴巴总
裁金建杭在凤翔书院见到了年代久远依然挺
拔的古柏、银杏、紫薇时，现场决定个人出资
几十万元，让镇里敲掉院里的水泥地面和水
泥花坛，以生态的方式保护古树，我通过努
力，争取到了省文物局100万元的保护经费，
在今年雨季前，修旧如旧地完成了大成殿的
维修。那浓浓的金黄色，是对我们的首肯
吧？建杭看了我发给他的照片，一句惊叹“好
美啊！”

忙里偷闲，我用 2 年的时间，把以前在
《大理日报》发的50篇写童年凤羽吃食的短文
整理出来，在今年也正式出版了，广送亲朋好
友和凤羽乡亲。朋友们看了都说，肚子饿的
时候，特别是半夜不能看，凤羽老乡们看了，都
说谢谢我，帮他们回忆起了童年的快乐。

这一年，女儿大学毕业，如愿到上海工
作，那个我曾经一只脚已经迈进去了的都市，
也许会成为女儿这一生永久落脚的地方，这
也算是帮我圆了一个梦。工作半年，她忙忙
碌碌的，却很开心，每天都接触新东西，学到
新知识，中西文化和古今文化的熏陶和滋养，
至少可以让她在几年后，成为一个有品位的
人，甚至是一个有开放胸怀和世界眼光的
人。我其实已经放飞了她，愿她飞得稳稳的。

……
2016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我怀念这

一年中发生和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事，怀念那
些让我激动不止的时刻，怀念那些让我不断成
熟的难题和磨难，怀念那些和我一起行走的疲
惫的身影，怀念那些真切的笑容。

感谢 2016。感恩每一个真心帮助我的
领导，致敬我所有的同事，鞠躬我的朋友亲
人。一如往昔，我们一起，带着笑脸走进
2017，好吗？

2016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 王峥嵘

小时候，常听父辈们讲，与我们老家龙门村只隔着一坝田
的朱柳村，可谓是一个在剑川县内出了名的穷村落，而且朱柳
村穷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仅它那时的村名——“猪圈场”，就
已足够说明一切。

是的，这个历史上一直被称为“猪圈场”，解放后才改名为
“朱柳村”的村落，对我来说太熟悉不过了！这是因为它虽然
是剑川坝子里最大的白族村落，可 60多年前，却是一个出了
名的“雷响栽秧、靠天吃饭、天干苗死、一年白苦”的穷村落。
那时，虽然村里白族群众的田地并不算少，但由于水源奇缺和
缺乏必要的水利设施，加上又处在仅有沟渠的尾端，因此村民
们常年只能过着白族民歌中所传唱的“小稗米子干菜汤，吃顿
顿来饿顿顿”的苦日子。

斗转星移，光阴似箭。如今 60多年过去了，笔者也已由
昔日的少年成了年过半百的准老年人。这期间，随着党的民
族政策和富民政策的不断出台，特别是 20世纪 80年代末以
来，伴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东风
所发生的巨大历史性变迁，可以说是当时“猪圈场”里所有还
健在的白族老辈人无法想象到的！

20 世纪 50 年代期间，由于国道 214 线公路的修通并从
朱柳村中经过，以及之后路面的不断改良提升，极大地方便了
全村白族群众与外界的联系与往来，不仅农用物资和日用百
货可源源进村，就连村里的商品粮和农副产品进入市场也由
此有了便利的通道；60年代初开始，剑川举全县之力，经过近
30年的苦战，先后修建和续建了全县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
——玉华水库，从而使朱柳村那大片世代只能靠天栽插的“雷
响田”，终于有了可以在当地最佳节令栽种的历史性转机；60
年代和 70年代初，朱柳村又相继通了电，使白族群众从祖祖
辈辈点松明火和豆（煤）油灯、冲水碓、冲水磨的落后生产生活
状况，跨越式地变革进入到“楼上楼下电灯雪亮，农副产品电
动加工”的新时代；再后来，朱柳村里的变化就更大了！今天
的朱柳村，茅草房早已无影无踪，凹凸不平的昔日街巷已铺成
平坦洁净的水泥路，先后建起了西湖完小、甸南二中、甸南医
院分院，开设了小集市，开通了程控电话，手机信号和闭路电
视信号更是覆盖全村，商品粮种植、木器木雕加工、乳畜养殖、
民用建筑、物流运输等产业也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广大白族
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也都有了质的飞跃，绝大多数白族人家
先后新建或改建了住房，电视机、电冰箱、电磁炉、微波炉等家
用电器，新潮家具和住房装修装潢，摩托车、小轿车早已进入
普通白族家庭之中……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的前进步
伐，昔日穷苦的“猪圈场”早已完全变了模样，代之而来的是
昔日祖祖辈辈梦寐
以求的以“村里村外
新房新路”和以“小
康生活”为基本标志
和主要特色的、靓丽
而又变大了的白族
村落——朱柳村的迅
速崛起！

猪圈场变迁记
□ 施剑羽

蜜 夏传武 摄

苍山秀丽数峰雄，鬼斧神刀天造成。
水墨清新彩图美，玉叠屏璧久扬名。
勃勃生气千幅画，栩栩欲飞万象丰。
百里山河抒盛意，风花雪月蕴诗情。

白崖古道刻沧桑，一路苇絮伴佳人。
天马关桥怀旧事，依稀回荡铜铃声。

咏 大 理 石
□ 李代珠

白 崖 怀 古
□ 南宫天

小静室边岩千丈，玉树琼枝健万年。
汉唐箫鼓空流韵，南诏天籁醉夕阳。
小桥流水恨别离，愁来一时胜一年。
侠骨柔情白茫茫，道阻且长勇闯荡。

中秋登圭峰寺小静室有感
□ 张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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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沘江流经境内，云龙成为了远近闻
名的“桥梁博物馆”。

“桥梁博物馆”自然得有博大精深的桥
梁文化，云龙也没辜负这一美誉，从远古的
溜索、藤桥、独木桥到近代的木申臂桥梁、
石拱桥、石墩木梁桥、铁链吊桥以致现代的
钢混桥、钢绳吊桥等等，一应俱全，为桥梁
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由于小时候就有靠“藤”渡河的经历，
在云龙各式各样的桥梁中，我对藤桥情有
独钟。可每次到白石镇松水村境内的藤
桥，我并不是像大多数人一样，走上摇摇晃
晃的藤桥合影留念，或是走过去又走过来，
享受这个既惊险刺激、又情趣盎然的过桥
过程……而是站在桥边，贪婪地回忆我那
美好的“藤”上生活。

小时候，每到周末，父母就把放牧的活
交给了离校回家的孩子们，一群受学校约

束了一周的孩子，每到这个时候就迫不及
待地赶上牛马，一头扎进大自然的怀抱，肆
无忌惮地抚摸着它怀里的一草一木、一花
一果，遇到过不去的河，就在河边找棵爬满
藤子的老树，砍下一根，嗖的一下飞到了河
对岸，就这样“藤”作为最原始的过河工具
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一次又一次这样
的过河经历，让孩子们发现了“藤”作为秋
千的功能，于是在茂密的森林中，找一棵爬
有藤子、而且树下平坦的大树，如果树下还
落着一层厚厚的树叶，那便是拿“藤”当秋
千的最好选址。有这样的如意选址后，孩
子们开始树下的安全检查工作，有石头的
丢了，有树枝的拿了，确保荡秋千过程中每
个人的安全。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藤”不仅能作为
过河工具、作为秋千，还能作为编织容器的
材料。当在野外遇到满树的野果子，满地

的野菜、蘑菇时，就找几根细小的藤子编
个小箩，一天所采到的山珍海味便有了归
属。最神奇的要数一种白语叫“永把给”
的藤子，译为汉语即为“羊奶藤”的意
思。每年八九月份，放羊的农家户都有
挤羊奶的习惯，新鲜的羊奶挤好后，放在
锅里煮，这时就要把这种藤子洗干净后
和羊奶一起煮，这样羊奶才会结在一起，
再经过挤压后才能成为羊乳饼。在那个
生活艰苦的年代，孩子们最期盼的便是这
样的季节……

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藤”的各种功能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
活，“藤”上生活也似乎成为了一种传说，但
位于云龙县白石镇境内的藤桥依然像一张
悬挂在江面上的渔网横跨在沘江之上，吸
引了无数游客到这里来寻求一种返璞归真
的古老生活。

退休之后，回大理古城，常见那些少时的
邻里伙伴，如今大都年过古稀。每每相遇，不
免提及年少往事。

一天，比我长3岁的邻居老六哥见我后，
说：“想不到 60多年前在古城街头叫卖太平
糕的你，后来改行卖文章了？”

我说：“六哥还记得我小时候的事！”
他说：“咋不记得？可如今，你不是那个

沿街叫卖太平糕的引车卖浆者了，这些年来，
我读了你发表的不少文章，想不到大理古城
苍屏街还出了个作家呢！”

他走后，我不禁浮想联翩。他说的是实
话。我与六哥是邻居。少时，我家中弟妹多，
1952 年秋天，我高小毕业后，因家庭生活困
难，便帮母亲卖太平糕。成天在古城复兴路
上沿街叫卖。2年之后，我对父亲说，我想读
书。父亲说，真想读，那就去补习吧！经过半

年补习，我于1955年秋考进了大理一中。
初中期间，在学好功课的同时，我开始阅

读一些文学作品。读着、读着，还产生了一点
学习写作的冲动。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
干写文章的活儿。

初中毕业，我考进了滇西机械工业学
校。中专毕业，进下关总站当锻工，甩 12磅
大锤。工作之余，试着把火热生活中的那些
感人事迹写下来。渐渐，我写的小文章，出现
在单位的黑板报上、出现在地方报纸上。期
间，我写过不起眼的小人物，写过省劳模，还

写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之后，我
还学着写小说、散文。

后来，由于我发表了不少文章，又在企业
编辑报纸，而被调到大理市担任大理市报编
辑。并且长期从事新闻、文学写作。有时，我
觉得，业余写作也是一种叫卖，把自己写的文
章寄出去，如果你写的文章能打动编辑，就能
发表。因此，我总是悉心地把方块字码好，尽
力将文章写顺，争取多卖出去几篇。更值得
庆幸的是，写作，使我晚年有了事做，生活充
实、有趣。写作，成了我不可或缺的精神支

撑，成了我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
掐指算来，退休 16年，我“卖”出去的文

章，比工作38年“卖”出去的还要多。我把发
表文章当作叫卖，这是一种勿须出门的叫卖，
这种叫卖，不像少年时卖太平糕那样，无休无
止地用双脚，丈量大理古城从南到北的街
道。我常常想，如果我考不上大理一中，自然
就找不到一只安身立命的饭碗，没准一辈子
在古城复兴路上叫卖太平糕？我一刻也没有
忘记，母校大理一中，是我知识的摇篮，是我
走向社会的阶梯。

依 然 叫 卖
□ 彭怀仁

“ 藤 ”上 生 活
□ 赵雪梅

我的家门口有一片松树林，孩提时的我，常去那片松树
林，那里装满了童年的故事，盛满喜怒哀乐，同时也给了憧憬
与期待。

有一天，树林里响起了斧子高亢粗犷的响声，一棵棵笔直
的松树，在山里男人的调子声中，应声倒下。栖息在松林里的
精灵们，在一声声的叹息中，背井离乡，踏上异乡之路，消失于
远方。松树们在山里人的斧子下，都成了栋梁之材，有的成了
横木，有的成了椽子，它们都可尽其才，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实
现了自己的抱负。

飞鸟已绝，欢声已尽，这块土地顿时一片孤寂，一片空旷
寥寥，寥如刚失去亲人的心情，寥如旷野中孤行的影子。偌大
的一片松林就只剩下一棵扭树，这是一棵被山里人遗弃的扭
松，命运注定它做不了栋梁之材，有用之材。只能老死于生它
养它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它是这片松林里最老的松树，凄风为
锤，烈日为火，不断打磨它的身子，那全身凹凸不平的皱纹，是
岁月留给他的永久纪念。这棵扭松，实在长得不成样子，它把
自己的整个身子，弯曲成一把巨型的弓，犹如一位饱经风霜、
老态龙钟的驼背老人，它的身上长着好多个包袱，活像人脸上
长着的大瘤子。

似乎它生下来就是被人欺负的，那时的我与小伙伴们一
起经常爬到他的身上，用手锤它的身，用脚蹬它的腿，有时还
用小刀雕刻它的脸。童年的我们，不知道它是无用之才，就知
道他天生弯曲的身子就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玩物。

一晃几十年，多年在外漂泊的我，在一个假期中回了一趟
老家，想重复一下童年的脚步，去唤醒童年的一份美好的记
忆。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棵扭松。于是，我与儿时的小伙伴
一起去看那棵扭松，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眼前又是一片郁
郁葱葱的松林，比原来的长得更茂盛、更生机、更朝气。精灵
们又回到了这片林子，无忧无虑地过着自己美好的日子……
轮回呀，美好的轮回，我心里感叹着。

伙伴告诉我，这片林子，是扭松的杰作，这片林子的每一
棵树，都是扭松的子子孙孙。朋友说，扭松虽然做不了栋梁之
材，但它结出的果实是饱满的，风把扭松的种子吹落在这片土
地上，吹落到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种子在土里发芽，破土而
出，慢慢成长，几十年后又长成了苍天巨松，长成了一片绿色
的海洋。这时，我急着去找那棵老扭松，扭松还是那棵扭松，
只是更加老态，更加弯曲，我在扭松旁站了好久好久。

扭 松
□ 李 泽


